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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浴女》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   铁凝的《大浴女》新奇丰厚 ,立体详实 ,充分显示了一个人到中年的女作家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艰辛沧桑之后一种文学的表白 ,作品为我们塑造的尹小荃、尹小跳、尹小帆三个女性形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其中的每一位都纽结或隐含着极大的功能或文化的意蕴。尹小跳从受难、自审到最终求得解脱，其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感人至深；章妩则是文革时期一个因欲望深受挤压从而变形的缩影，照烛出个体存在最阴暗、晦涩的角落；唐菲是典型的文革催生出来的“恶之花”，她善恶交错的个性，混沌、复杂的人生，令人唏嘘感慨。三个女性都在名利诱惑与社会环境的挤压下走过了一条“犯罪”与“受罚”的人生历程。她们各放异彩又交相辉映，呈现出真实坦荡、清澄透明的人性魅力！
【关键词】   原罪 自审 受罚  善之本 恶之花 
铁凝的《大浴女》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尹小跳、章妩和唐菲尤为鲜明。她们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却都走过了一条“罪”与“罚”的艰难道路。尹小跳是幸运的，灵魂最终得以净化；而章妩与唐菲却不得解脱，终生徘徊在无以诉说的孤苦境地。三个人物各放异彩又交相辉映，呈现出真实坦荡、清澄透明的人性魅力！她们既颠覆了传统的审美视角，也为透析人性在历史沧桑中的复杂演绎，提供了新的佐证。

1、 尹小跳——走进内心深处的花园

尹小跳是《大浴女》中的主要形象，整部小说就是尹小跳的心灵蜕变过程。她的成长经历展示了这一蜕变过程是如何由浅入深，最后直抵灵魂深处的。尹小跳敢于面对过去，在不断的自审、自罚中超越自己，获得自我救赎的希望，从而回到无罪的本初，走进内心深处的花园，达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

（一）原罪

尹小跳是小说的核心人物，而理解她的关键所在就是尹小荃的死亡。小荃是小跳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在两岁时掉进没盖盖的污水井而死的，当时小跳负责照看。当小荃走向那口井时，小跳看见了，但她没管，还一把拉住她另一个妹妹小帆的手。

尹小跳和尹小帆拉着手，她们的手都是冰凉的，她们谁也没动地方，她们就站在尹小荃的身后，也许五米，也许十米，也许十五米，她们都知道她仍在前进，直到她终于走进了洞里。*

她们之所以“合谋杀害”小荃，只因为尹小荃是母亲章妩和唐医生的私生子。这次“合谋杀害”就构成了尹小跳的“原罪”。然而人到底是有良知的，尹小跳的心灵自此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于是，
尹小跳永远记住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个含混而又果断的动作，是制止，是控制，是了断，是呐喊；是大事作成之后的酣畅，还是恐惧之至的痉挛？是攻守同盟的暗示，还是负罪深重的哀叹……*

就是那一点点力让尹小跳终生无法释怀，一直处于沉重压抑的罪恶感中无法自拔。没有人要她承担责任，但在心灵深处，道德的罪恶感却让她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无法摆脱“罪”的指责和审判，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原罪劫难之中，精神和灵魂的折磨难以言说。

     如果说小荃之死是尹小跳年幼时出于对母亲不良行为的憎恨等复杂因素造成的，那么因为名利,要求唐菲为了她的调动而献身，让唐菲与那位不怀好意的副市长用肉体进行交易，则使尹小跳陷入了更深的原罪深渊而无力自拔。她明明知道这是对唐菲多大的伤害，却利用她在唐菲心中的地位，利用唐菲对她的内疚“逼良为娼”，这不仅是对唐菲人格的侮辱，更是对自己的侮辱。由此，尹小跳开始了更深的受难，正如人祖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远离了最本真的欢乐，被抛入受难的轮回之中，无以逃遁。有论者言“铁凝的深刻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了尹小跳的这一潜隐的罪性情结，而对尹小跳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不失严酷的精神拷问与灵魂审判。” 
（二）自审

小荃和唐菲是尹小跳不得不面对的梦魇，它意味着不堪回首，却又总在身侧眼旁。这种罪恶感成了一种无声的言语，她甚至一直不敢去坐那张大沙发（她曾用沙发折磨过小荃）。她企图通过回避和遮盖涂抹自己的原罪，但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本能的心灵扣问，她开始渴望表达和释放。

    对于小荃之死，尹小跳最初力图将其压入无意识，“总愿意把这死亡放在（尹小荃）捶胸顿足的当天，似乎这样她就能从这场乱子中解脱”。*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尹小荃却成了她心里“活的存在”，让她“人穷志短，背负着一身的还不清的债。”* 她还试图把这一罪恶感释放给另一个人——章妩，她的母亲。因为年少时的尹小跳已深觉出母亲与唐医生的“不光明 ”，而尹小荃的出生及酷似唐医生的相貌就使这种家庭的“不光彩”日益显露出来。尹小荃是个可爱的小美人，街坊邻里都喜欢她包容她，而骨子里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熏染的尹小跳，却把对母亲的厌恶迁怒于无辜的尹小荃，把她的死亡认为是“不光彩”的消灭 。她甚至做起了母亲道德审判者的角色，为此她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占据了道德的绝对优势。但时间的推移却加重了尹小跳的沉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深感到用一个人的生命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不满显然是不人道的，“一旦这种感情天平失衡，尹小跳就在精神意识的层面上实在无法回避对自己的自责与审判了。” ⑵
    对唐菲的“逼良为娼”，尹小跳一开始也一直推卸良心上的责任。她甚至把这讲给尹小帆听，渴望得到尹小帆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她巴望着尹小帆能象儿时那样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一边。她巴望着尹小帆说这又有什么这又有什么啊，唐菲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尹小跳多么希望有人替她说出这句话，唐菲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卖身一次和卖身十次有什么区别吗？尹小跳多么希望有人替她说出这样的话。替她说了她就解脱了，她就不再卑鄙了。*

可见尹小跳内心痛苦的煎熬。然而尹小帆却说“无耻，你是多么无耻啊”，* 尹小跳的灵魂又一次必须面对严酷的拷问与忏悔。

尹小跳希望把“罪恶”推卸或涂抹，至少希望有人和她一起承担，这是人遇到压力时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在逃避自己，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希望“审视出他人的种种破绽来安抚我们自己那无法告人的心”，* 可对别人的审视非但没有让她真正的解脱，反而让她越发透彻地看清了自己，这种对于自己清明的认识，更加重了她内心的恐惧。活生生的现实，本能的求善以及她内心明辨是非的原则，都让她无从逃避。

这是一个真正“受罚”的过程。

直到她看到了巴尔蒂斯的“猫照镜”，明白了“观照即是遮挡”* ——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尹小跳终于苏醒了，苏醒的还有她的良心道德，于是她从以前的遮盖、回避终于领悟到了自己该怎样庄严地自审，该怎样进行一场彻底的“洗浴”。

（三）受罚

《圣经》中说“只有通过灵魂的自救与救赎，才能解脱原生之罪的苦难，最终开启天国之门。”尹小跳为回到无罪的本初“开始洗浴”，从而耗尽了力气。

为了偿还这“债”，尹小跳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承担起那么多自己和别人的罪，心甘情愿地受罚，甚至为周围的一切人赎罪。沉重而触目惊心的赎罪欲一直贯穿她的感情生活：从与方兢的畸形恋情到与陈在的主动分手，尹小跳一直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自我救赎，并在自虐和受罚中得到放松和满足。她被方兢抛弃后这样想：

方兢是谁呢？方兢是不是第一个跳出来惩罚她的人呢？也许她的心早就盼着被惩罚了，就让方兢对她不忠吧，就让方兢对她不负责任吧，就让方兢随心所欲地对她讲述他的艳史吧。她似乎怀着受虐的心理迎接这一切……所以当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最轻松了，她得到了报应，这企盼以久的报应！
这种以爱情失败为折磨的自虐、自罚使她的心灵变得平和甚至解脱。当她与陈在真正跨入爱河如痴如醉时，年近四十的尹小跳竟能断然决定把陈在还给万美辰，尹小跳在经历了“好一阵子”“自审自省”*的“大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镇静地告之陈在：“你应该回到万美辰身边去。”*“在极为自私的爱情与灵魂的安宁的天平上，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她要让自己在炼狱般的痛苦之中偿还她的‘债’，成全她的自我救赎。” 
尹小跳的忏悔和反省还通过宽宥和理解而实现。章妩在百货公司购物时遭到欺凌辱骂而面目全非，这一特定人际冲突下的母女相见的瞬间，给尹小跳的心灵猛然一击，“唤起她心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关怀和护卫的渴望。”* 多年的怨恨和漠视得到冲刷，她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的身旁。尹小跳在得知尹小帆夺走了一直爱恋他的美国朋友麦克后也最终宽宥了她。这场宽宥更加艰难，她本来十分激愤，但突然间就平和下来，主动对尹小帆说咱们讲和吧，这“顿悟”表明尹小跳经过磨砺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她更是勇敢地承担了唐菲至死也没说出口而尹小帆一味要完全推卸给她的小荃之死的罪恶感，甘愿遭受心灵的惩罚，直到她在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中完成了“大浴女”的形象塑造。

尹小跳是幸运的。在自虐、自罚中，终于走出了最深的、终身无以诉说的境地，走进了自己内心深处宁静的大花园，那里“青草碧绿泉眼丰沛，花枝摇曳溪水欢腾。白云轻擦着池水飘扬，鸟儿在云间鸣叫。”*“她拉着她自己的手一直往心灵深处走，她的肉体和她的心就共同沉入了万籁俱寂的宁静……”*

2、 章妩——欲望碾碎在历史车轮                                                                                                                                                            

在《大浴女》中，章妩作为尹小跳的母亲是作者近乎排斥的角色。铁凝一改对母性的讴歌，颠覆了传统母亲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善形象，冷冷地写道“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具备爱抚孩子的能力……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释放出母性的光辉”* 在这里，作者更有意将其安排成一个文革时期的历史缩影，“呈现了历史的个人化，将历史的沉痛化为内在的个体生命经历……以最本真的日常情境和细节折射出具体的“历史症候”。⑷
（一）婚外情（原罪）

文革时期是中国最蔑视人性、扭曲人性、践踏人性的时代，苇河农场便是这个荒唐时代的社会缩影。被发配到这里“脱胎换骨”的人们，被野蛮地剥夺了主体意识和话语权，失去了人之所以称为人的高贵、尊严和自由。连夫妇们都必须分居，只能在周日按统一规定的时间轮流共用一间小屋，排队等候那尴尬而短暂的夫妻生活。于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小屋之战”就生动上演了：

    先来后到，夫妻们心中很是有数。这阵势好比两人一组，从不同方向朝小屋慢慢包抄过来的侦察兵，又象是一盘外人看不懂的乱棋，那一对对因等待而显得失魂落魄的夫妻就是分布在棋盘上的棋子。其实那原是散而不乱的棋局，只待某一种局面出现时，那场景才会有几分含而不露的麻烦……那时章妩扭动着腰胯大步向前，一心想要占领小屋。她有点为自己的大步害羞，因为这大步就是她的欲望。她的欲望原本只对尹亦寻她的丈夫，可是现在她必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告之芦苇告之树木告之砖头瓦块告之不相干的一切：她有欲望，她要和她的丈夫作爱。她大步走着，说不清这是自己的无耻还是自己的无奈。

    多么诙谐！多么残酷！

    铁凝对农场小屋及“进军”时悄然的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的描写，是对人类性欲望的坦然认同，更是对压抑人性的文革时代的辛辣嘲讽。在那里，人类本真的欲望被压抑成难言的丑陋，并置于荒唐而尴尬的境地。

就是为了逃避苇河农场艰苦的劳动改造，为了突破性的禁锢，章妩不顾“革命意志不坚定，生活作风趣味低下”* 的舆论，色诱了她的主治医生——唐医生，进而产下私生女小荃。在那个只有“皴裂的双手”“发霉的潮气”“奔来奔去的耗子”* 的压抑环境下，她怀恋起家中“宽大而松软的羽绒枕头”*。于是章妩开始了逃避，她把自己藏在“眩晕”里，而“眩晕”终究是短暂的，更长的躲避空间是唐医生为她提供的。正是在这个空间里，章妩拥有了熟悉的羽绒枕头和舒适的大床，也是在这个空间里，她的生理欲求得到宣泄，人性得到舒展，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家庭的背叛，章妩自此背上了不洁的原罪，开始了灵魂煎熬的历程。

（二）受罚

章妩显然是欲望的化身。小说在描写章妩与唐医生在病房里的场面时写道，“她开始重复起那天在门诊部对他的耳语，她的声音更小了，伴随着抑制不住的喘息，这喘息分明有主动作假的成分，又似乎混杂着几分被动的哀叹。”* 作者并未潦草地说她在“喘息”，而是细心地分解出这“喘息”内涵的两种心态，用细腻而大胆的笔触描写和揭示了女性最为隐蔽的人生欲望及对于男性本能的诱惑能力。欲望和精神的纠缠、困惑和矛盾的交织使得人物形象真实而坦荡，平庸而又充满生命力。

章妩与唐医生的婚外情，不仅提示出原欲冲动的力量，更表现出那段岁月中人性欲望的释放与政治形态的扭合。在那个压抑合法欲望的时代，在从性压抑到性解放的两极中，章妩最终也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和丈夫之外的男人生下了私生女小荃，进而成为杀死小荃的“帮凶”之一，并注定了一生不被原谅，以及她一生都必须上演的，徒劳地、努力不休地、涂抹过去祈求原谅的悲剧。章妩注定要为自己的本真欲望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章妩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标本，只要她活一天，她就要深切体会悲剧的味道。

但我们必须思索的是：这是个人的灾难，还是社会的悲苦？个人欲望与外界的矛盾，灵魂的沼泽和污垢到底来自心灵还是时代？在个人无法改变时代的囹圄中，个体是否更应该检点自己的人生历程，敞开心灵暗角接受阳光的抚慰和洗浴？但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更彻底的叩问——“谁之罪”？

三、唐菲——灵魂善恶的噬心约会

唐菲是铁凝在《大浴女》中又一重泼笔墨的人物。唐菲将人性的复杂演绎地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本善的人性，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必须付出“恶”的代价。时代、环境、社会不断逼迫着人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人性的善恶纠缠就象黑夜与白昼轮回交替一样，而这种交替则是在时代与环境的“光合作用”下的一种有机嬗变。

（一）善之本

唐菲无疑是文革时期的又一牺牲品。她作为一个出身不甚光明的私生子，没有父爱，又失去了母爱，寄养于舅舅，生活在周围人异样的眼光里。荒谬而残酷的革命让她很小就目睹了母亲为保护心爱的男人和女儿宁受打骂侮辱，被迫吃屎，终被逼向绝路……

唐菲原本是想作个好女孩的，在她发现章妩和唐医生的关系后，她恨章妩，打了尹小跳一耳光后说，“你妈是一个坏女人！”*“你可以说我舅舅是个坏男人，干脆就说我舅舅是一个流氓，我知道你恨我舅舅，你肯定恨我舅舅，就像……就像我恨你妈一样。你可以当着我骂他，骂一句也行，就一句……”* 可见，是非黑白已在幼小的心灵萌发。

唐菲在感情上也并不是完全荒芜，舞蹈演员是她唯一爱过的人，她日夜渴望着与他见面，为他自重，怀孕，堕胎，然而却同样遭受了被抛弃的命运，真挚热烈的爱一旦与冷酷无情交锋之后，就只剩下内心的自嘲了。唐菲也同样看重友情，心存爱意。她为尹小跳调动工作不惜以身相换，“她尽力不去想副市长那肥腻的肚子贴在她皮肤上带给她的痉挛感。她只是不断地想着尹小跳，我是多么想对你好啊”；* 她不爱那个翻砂工，可为了他的外甥女能上大学，还是不惜尊严去找副省长帮忙……

唐菲说：“我就是电影。”* 我们的确很难用或是或非来概括唐菲，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善的底色。她所拥有的被别人看作污秽不堪的经历，实际上为自己也为别人：为自己，是这个弱小生命不得已的自卫；为她人，就纯属牺牲与奉献。这就是唐菲，一个让人不禁感叹的现代女性，一个善恶纠缠的是非灵魂！

（二）恶之花（原罪）

唐菲本性良善，然而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外加“私生女”的身份，都使她成为不被社会接纳的另类，连她天生丽质与不同凡响的气质，也随之成为人们怨恨、排斥和欺凌的理由。如此的生存环境迫使她无奈地以色相为资本寻求“保护”和“尊严”，孤注一掷地走向“染缸”，使美丽变得污迹斑斑，只能为梦中的父亲坚守一张从未让人吻过的嘴，作为最后的净土，直到痛苦病逝。成为了母亲唐津津悲剧的延续与翻版，最终也未能逃脱社会环境中那张无形的“网”。

无论是“食色，性也”，还是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都是人类首先作为存在的历史总结。铁凝也把性爱作为一种视角或意识，冷静而敏锐地对女性的合理存在方式进行探求，从而生出女性在生存需要的压迫和爱的失落下的种种困境。为了生存，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摆脱厄运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把性行为视作获得某种价值的手段。

在唐菲的人生中，始终与情欲相纠缠。但唐菲的情欲又是不同于章妩的，章妩的出轨是相对单纯的欲望释放，是不被内心所坦然接受的隐匿的罪恶；而唐菲的放纵是寻求交换的，是被内里认同的无遮无掩。她放纵着自己的情欲，也利用着男人的情欲，以抵抗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她与男人的交往大多无所谓爱情，为的只是那点可怜的实惠与最实际的生活欲望。可见，年轻漂亮的唐菲表面上对性持一种自由的态度，而实际上却一直是在用性作交易。她与白鞋队长的第一次，既有利用，又有欲望。文中是这样描写她当时的心理感受的：

那时她的确是真的有了欲望，被他的野蛮激动深深地勾引着……她从没爱过白鞋队长，她只是有点愿意他对她这样，这仿佛能使她坏得更透彻，同时也能使她更彻底地扬起她的头。

可见跟白鞋队长的交往只是青春期穷极无聊的情绪发泄，是安全感与虚荣心的满足。后来她又利用她的唯一资本——青春和美貌，与戚师傅作了交易，为自己谋得了一份基本的生存：进厂作了一名工人。之后唐菲更加剧了对身体的放纵，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如果说做人体模特不是堕落的代名词，那么与各种男人发生性关系，最终染上绝症不治而亡则是彻底的人性地狱。

    唐菲说：“让我象病一样地活着吧，让我活得象病一样。我就是病，我就是病……”* 唐菲，一朵在恶中争妍的欲之花。

（三）毁灭（受罚）

是恶，就要受到惩罚，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尹小跳为“恶”付出了灵魂的折磨，章妩终生不得安宁，唐菲同样也难逃严酷的惩罚。

唐菲放浪形骸，利用男人天生的弱点，利用他们情欲之火的泛滥，带着嘲弄、报复、自暴自弃的心理为自己谋得私利。而男人呢，也利用这一点践踏了她，生活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了她，可以说，情欲和命运的共同夹击促成了唐菲的彻底毁灭。

唐菲也在处处寻求良心上的安宁。她象个“英雄”似的大义助人：尹小跳被弃，是她挺身而出“讨伐”方兢；她主动与翻砂工离婚，又为了他的外甥女能上大学，不惜尊严去找副省长帮忙；还以身相换帮尹小跳调动工作……这是她的奉献与牺牲，但更是在寻求一种解脱，她的良善不仅是人性的本色，也是对恶的弥补，她希望通过帮助更多的人来“洗浴”自己，解脱自己。

与尹小跳和章妩不同的是，她的罪是那个时代强加在她头上的，而她所受的惩罚也是那个时代给予的，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她这朵“恶之花”为了生存，也为了躲避更多的风雨，始终是最为被动的“犯罪”和接受着更多的“惩罚”，表面上她没有自省，也没有受到所谓心灵的扣问，实际上原本善良、明辨是非的她，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磨砺，残酷的是，那个时代似乎剥夺了她从自省、自罚到心灵救赎的权力。比较尹小跳和章妩，处于社会多余人和真正“无告”的唐菲具有更加彻底的悲剧性。

铁凝的《大浴女》为读者塑造了尹小跳、章妩和唐菲三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罪”与“罚”的心路历程，展示出这些女性人生欲望与精神纠缠所导致的人性的复杂状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书中深刻的心理剖析，优美的叙事语调，道德的力量，人性的光辉也极具震撼力。

“人之初，性本善”。读到这里，我们其实更加清楚的看到了“罪”的根源，以及“罚”的痛苦。“罪”包含着名利诱惑与社会环境的挤压两个方面的因素；“罚”也蕴涵着两层涵义：一是受到的社会的惩罚，二是来自她们内心世界“人性”与“兽性”交互磨砺即人性本能的自我扣问——自“罚”。人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了更加真实坦荡、清澄透明的巨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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